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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可能已处于一个可以与 1978年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的转捩点。1978年之前，

中国基本上是计划经济，政策以增加供应为主导，不着眼需求；1978年纳入了市场经

济元素，内部需求得以蓬勃与供应互动。 

 

改革上了轨道之后的今天，经济增长有頼科技进步来产生更多商品和服务，而中国近

年成为世界工厂，并在应对气候转变方面领先全球。然而这些供应方面的成就，却导

致对中国出口的保护主义，更凸显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，就是结构性的内部需求不

足，原因是收入分配未能契合生产模式的进程。要让需求与供应并驾齐驱，须优化收

入分配的机制。 

 

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，决定劳动力报酬水平的，仅是市场上劳动力的供与求之间的切

合，所以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和资源，进行二次分配，以利好居民、社会和经济。

近年国内在供应方面，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快速蜕变，生产自动化、生产外移和人工

智能，在在令劳动力市场常处于蜕变中，劳动力的需求与报酬受到下行压力，因而竞

争剧烈，学生受的压力大，许多在私营部门就业者对职位和收入的长远前景感不安，

因而多储蓄，有些更不想生育。 

 

而收入的二次分配跟不上︰对于许多在私营部门就业者，不论是在职时的低收入补

贴，还是退休后的养老保障，都待遇偏低甚至很低，并且不同地域及单位之间差异

大。长远来说，须重塑一个较优厚而精准的收入保障机制，这不单是许多论者的共

识，也切合见诸去年 12月 12日《202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》（以下简称 2024中经会）

所发表的来年政政纲。 

 

2024中经会被迅即报导最多的，是其内容比起 2023中经会，在「积极的财政政策」

字样前面添了「更加」二字，后面还添了「提高财政赤字率」字句。但更关键性的转

变是︰需求被排在供应之先，重点振需求之道为提高收入和保障，方法是制度创新。

比起 2023年中经会︰ 

▪2024中经会决定的「重点任务」当中，扩大内需从第二位升为第一位，科技创新引领

生产退到第二位； 

▪「扩大内需」的行动中，被放到最前头的是「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，提升消费

能力、意愿和层级」及提高养老金与医保待遇； 

▪「会议指出」一段，增加了「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」的具体目标； 

▪在「财政政策」一段，增加了「更加注重惠民生、促消费、增后劲，兜牢基层“三保”



底线」的具体财政用途； 

▪在保障与民生方面，从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」改为「加大力度，增强人民群众获得

感幸福感安全感」； 

▪「会议要求」的不仅是「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」，还加上了「守正创新」、

「系统集成、协同配合」。 

可见，会议强调了加大力度兼制度创新。 

 

笔者早前提出了优化保障以振内需的概念刍议（见 2023-7-11明报），做法是︰向中低

收入住户发放「收入补贴」，俾从其「自身收入」，达到「保障生活水平」（或可称为

「保障收入」）；政府订定保障生活水平的最低和最高点，各自为当地（县或市）的中

位住户收入的某个百分比，最低点便是失业（自身收入为零）住户所得的补贴额度。

随着住户的自身收入增加，所得的收入补贴减少，但所享的保障生活水平增加，直至

自身收入达到保障生活水平的最高点时，收入补贴减至零。个别数额按住户的人口参

数而差异化。效应如下︰ 

 

▪不管未来生产模式如何影响劳动力需求，居民都享有现在与将来都不会偏离全社会中

位收入太远、不会彼此之间相差太远、且与经济增长同步浮动的，无缝从失业到退休

的保障生活水平，因此会安心消费。 

▪自身收入较低者—也就是消费倾向较强者—得到的补贴较多，财政开支得出的消费乘

数效应便最大化。 

▪随着科技和人工智能提高生产力，经济增长将较不需要「多劳」（甚至在乌托邦里有

一天人们要付钱买工作），但「多劳多得」仍不可少。例如︰若将保障生活水平的最低

点和最高点分别订为中位住户收入的 30%（偏低是鼓励人工作和储蓄，有需要住户可

另外申请济助）和 130%（假设该城市住房较贵），便意味其间自身收入每增加 100

元，收入补贴只减 23元，保障生活水平上升 77元，这仍然是高度多劳多得。 

▪收入补贴是对工资的补充，对生产有补助作用，会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增加其国际竞争

力和职位，一些低工资的工种可以留在国内，增加就业和产值。例如在农村，收入补

贴将加强小农户的竞争力，增加就业和农产。 

▪优化的社会保障支持人口增长，减缓人口老化，利好经济增长和财政稳健。 

▪保障收入制度是鼓励人储蓄、投资和为养老保险供款的，因为自身收入会是广义的，

将包括简易估算的个人资产收益，而保障生活水平是因应自身收入增加而提高的。 

▪面对人口老化，政府可以强制个人要有足够额度的养老供款，但也提供优惠诱因。另

一方面，政府可以实施像香港一样近乎全覆盖和收费很低的公营医疗体系。多措并

举，个人、市场和政府齐发挥功能，可臻最佳的社会保障。 

 

中国城市住房很贵，却是财政资源的契机所在，因为传统的实物住房补贴方式—保障

房—十分低效，倘改为货币补贴，可提供上述大幅度发放收入补贴的财政所需。保障

房的基本做法是︰一般只要住户在申请时收入低于准入线，不论低多少或日后收入上

升多少，都得到长久的实质租值补贴或一次的庞大房价补贴。 



 

可将住房补贴全面货币化︰上述保障生活水平涵盖住房，所有住户自主在市场上租房

或买房；取缔保障房，政府不建房只售地，并以市价把现存保障房出售或出租。由于

收入补贴仅填补距离住户最新保障生活水平的不敷之数，所以比起保障房制度大幅节

省了财政资源。 

 

大多数住户得到了收入补贴，会选择买房而不是租房。这便进一步利好财政和内需︰ 

▪短期内会有一轮购房潮，带动相关内需，并吸纳累积的库存商品房。相应地，一些较

老旧公租房可以像城中村一样，拆缷撤离市场减少整体住房供应。 

▪中低收入阶层获赋权拥有能保值升值的安乐窝，便多了幸福感安全感，财富效应令人

较乐意消费，以至生育。 

▪房贷的每月还款额一般是固定的，而住户的收入一般会随着时间上升，因此政府支付

的收入补贴会下降，房贷还清时更剧降。如果退休人员将房子出售或以逆向按揭换取

年金，同样会减少政府的补贴支出。 

▪住房补贴货币化寓富于民之余，国家累积在保障房的资源被盘活︰部份前公租房收取

市值租金，其余未被拆缷的出让所得可用来置入长期增值能力相若的资产—股票，注

入基金，所产生的回报收入，用途包括填补日后收入补贴及养老保险基金或出现的资

金缺口。 

▪当所有居民都买得起房及所有住房都是商品房，在稳健的土地供应之下，房价会趋于

平稳地随着经济增长而升值；而如果引入覆盖全社会—包括非城市、非住房用地—的

土地升值税，可提供不倚頼人口增长的财政来源（相关刍议见 2023-11-6明报）。 

 

在当前的新时代，中国经济能领先全球的，除了供应方面的生产科技「硬件」，还可以

有需求方面的社会保障「软件」。 

 

 

[本文曾发表于 2025-2-18香港《明报》。相关研究报告可见于

www.barefootreports.net。] 


